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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twenty years’ creative process of Xia Shang, a writer from Shanghai, the theme of des-
tiny in his works of pioneer form or realistic form has never faded away. The paper analyzed the 
theme of destiny in Xia Shang’s novels from three striking text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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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夏商20多年的创作历程，无论是其先锋形态的作品还是写实形态的作品，就所表达的主题而言，其

中的命运感始终挥之不去。本文通过作品三个显著的文本特征对此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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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很多次关于《东岸纪事》的访谈中，夏商的话语里都盘亘着几个关键词：先锋、“新小说”、马

尔克斯和小人物[1]1。这说明作为一个从 1988 年就介入文坛的作家，他十分看重自己曾经的先锋作家身

份，并借此强调 2012 年写实风格的《东岸纪事》，是自己写作生涯中一次非同寻常的转身。 
作家看待自己的作品就像看自己的孩子，视角肯定与外人不同。纵观夏商 20 多年的创作历程，无论

是他称为习作期的 94 年之前，还是 1996 年到新世纪最初几年的先锋语言训练期，或是由《东岸纪事》

标志的向写实风格的彻底转变，他所珍重的数次变化记录了他努力的痕迹，但就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而

言，那其中的命运感却始终萦绕不去。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夏商与这个城市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于

是这种命运感由少年对自我身份建构的焦虑转化为中年看透世事的从容。下面通过三个显著的文本特征

进行分析。 

2. 城市迷宫 

《裸露的亡灵》写于 1996 年、成于 2000 年，是夏商先锋形式的代表作。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他让

死后的人灵魂离开躯体，晚上寄居于人耳，白天则穿行于肉身充盈的城市，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刻的体察，

从而见到肉眼凡胎无法洞穿的真相。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上海文学界“怀旧风”正炽，而此时，生活在

浦东“城乡结合部”的夏商却拉开了与喧嚣的距离，通过灵魂对肉体的直视，展开一个隐于城市深处的

迷宫。 
讲述这部作品的情节，只需要拉出其中的人物关系网即可。年轻美丽的市长的女儿安波有天早上被

发现猝死在医院的草坪上，她灵魂出窍，穿梭于阴阳二界，逐渐发现了身边的隐情。父亲安文理，母亲

吕瑞娘，未婚夫旷亚滴，自己的前男友、双性恋体育教练楼夷是母亲当年的爱慕者、父亲当年的情敌，

闺蜜匡晓慈是当年促成父母婚姻的关键人物星空和尚的女儿，匡晓慈妹妹匡晓朵的好朋友、女护士杨冬

儿暗恋着年轻有为却沉默忧郁、罹患绝症的同性恋医生少华，杨冬儿的哥哥霍伴则是楼夷和少华共同的

情人… 
可想而知，在这个迷宫式的人物图谱中，将会发生怎样曲折的故事，可是，作者却无心于此，他只

是三言两语、点到为止地交待了情节，这固然使得人物的形象不甚丰满，却令那个精心结构的迷宫更为

醒目。于是，我们随着安波的穿行深入城市细部，洞察玄机，终于发现她的死亡看似是邝亚滴的性爱录

像给先天心脏病的她以致命一击，实际却早在上一代中的情感纠葛中就埋下了伏笔。这种与生俱来的身

体缺陷是当年吕瑞娘、安文理和楼夷三角恋产下的恶果，早在她恋上楼夷时就注定千疮百孔，这是安波

的原罪。 
同样表达这种宿命感的还有少华和杨冬儿。少华外表俊朗、才华横溢，待人谦和，可命运却让这个

医学界的后起之秀是一个性迷失者。无论是少年时与继母的淫乱还是成年后与杨冬儿哥哥长达多年的同

性恋关系，他感情的归宿都是反伦理的。他的自杀是让肉身与洗刷不掉的原罪同归于尽。可想而知，深

深爱上少华的杨冬儿，作为少华悲剧命运的下一个链条，她的殉情也是必然的。 
原本不相识的安波和少华因为相似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作品写了少华面对安波尸体时的心悸。当他

 

 

1参见夏商在 2012~2013 年间接受法国《世界报》、中国《文艺报》、《新民周刊》、《文学报》、《南都周刊》等媒体采访时与

记者的对话，载于 2013 年 5 月 6 日《文艺报》、2013 年 6 月 27 日《文学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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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足勇气掀开蒙在安波脸上的那层白布时，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他胆战心惊，他惊叫着逃跑了。我们

是否可以想象，少华从安波逝去的肉身上看到了将来的自己？ 
除了这些主要人物，作品中的次要人物也难逃命运的掌控。吕瑞娘、安文理、匡晓慈、杨叉等都是

命运这个操盘手的棋子，处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迷宫中。若干年后，当杨叉发现女儿杨冬儿重现了她母

亲的命运，同性恋儿子又死于非命，他除了从自己年轻时的罪恶寻找根源，还能做怎样的解释？ 
夏商借助这种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网表达了对城市的看法：城市就是一个让人眩惑和迷失的迷宫，

人游走于其中是畅通无阻还是屡屡碰壁，全然取决于那背后的命运之手。这种看法相当长一段时间左右

了他对城市的理解，体现在文本上，则是对迷宫的营造由来已久。早在 1989 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黄丝带》

中，他就表达了这种爱好，这之后，《我的姐妹情人》(1994)、《爱过》(1995)、《出梅》(1996)、《正

午》(1997)、《一人分饰两角》(1997)、《日出撩人》(2000)、《孟加拉虎》(2001)等一系列作品都延续了

这种表达。在这些作品中，陌生人之间或是被一种淡淡的情愫(《出梅》、《爱过》)、或是被一种场景(《正

午》、《一人分饰两角》)，或是被错综复杂的感情(《日出撩人》、《孟加拉虎》、《我的姐妹情人》)
连接在一起，在多个不可思议的巧合构成的城市迷宫背后，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人物的悲欢离合。 

3. 小人物与大历史 

夏商小说的命运感也往往通过小人物群像体现出来，这里通过《乞儿流浪记》和《东岸纪事》两部

长篇小说来说明。 
《乞儿流浪记》讲述一个毗邻现代都市的小岛。一次大地震之后，这个小岛诞生了一个长着尾巴的

弃婴卷毛，伴随着她的成长，展开了与之相关的十几号人物的传奇故事。奇异的喂食方式、原始而顽强

的求生本能、被跨海大桥工程从四面八方吸引过来的未开化的民工，以及弥漫于其中的杀戮、情欲和死

亡，都以极端的形式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 
比之《裸露的亡灵》，这部作品中显然在塑造人物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前者相比，里面的人物

形象不仅清晰，甚至个个都是传奇。卷毛的金刚不坏之身，来福超凡的求生本领，阿旦的糖画手艺，赵

和尚的力大无穷，仿佛鱼的化身一样的“酱油癍”，她通过水流的声音就能找到河眼所在，作为“麦痴”

的蔫耗子，最后为麦子而殉情、葬身火海，至于国香，她有着无比强大的身体欲望以及由此引发出足以

吞噬整个小岛的致命疾病。就是作为次要人物的老太婆、渔夫和国香的丈夫，也个个身怀绝技、出手不

凡。相对而言，作品中少数几个苍白孱弱的人物则都来自大桥另一端的城市。造桥指挥部与蔫耗子的谈

判拉锯中，刘监理与白监理的官腔与蔫耗子勇往直前的野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故意让岛中的人站在

身心的制高点上，来俯视城市中那些白白净净的后生，借以对矗立在大桥另一端的城市进行嘲讽。 
然而，从故事的结局来看，这种嘲讽显然只是一时的口舌之快。最终，作者让小岛彻底败在城市的

脚下。作品中，人物的本事有多大，他们死的就有多难看，作者对肉身毁灭的描写可谓达到了极致。来

福带着卷毛多少次死里逃生，却在跟“酱油癍”的搏斗中丧生，泡在河水中的尸体肿胀成了鱼泡。“酱

油癍”机灵奇异，如有神助，最后却落得身首异处。在王老屁挨枪子的同时，他的孪生弟兄赵和尚也口

吐白沫、肚皮洞穿、滑腻的肠子流满一地。国香的丈夫黑杠头和刘大牙同归于尽，死时他们一个脑壳碎

裂，一个被咬掉了男根。因梅毒失明的国香吞吃了所有的纸币，却最终没有保住自己的财富，被开膛破

肚之后，盗尸人不肯留给她一分一毛。而那个淫乱的小山坡上，那些被梅毒吞噬了的肉身更是惨不忍睹。 
值得玩味的是，相比于对肉身惨状的描写，夏商对他们心灵的跌宕起伏却不着一字。夏商让这些小

人物粗糙地生、又粗糙地死，作意让他们身上的种种异秉成为不值一提的人生附丽。 
这样的手法带给人非常独特的阅读体验，因为几乎每个主要人物在出场的时候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对他们身上奇特本领的渲染，似乎一再暗示这个人身上将有故事，足以成为贯穿小说的主角。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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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这样的期待最后总是因人物的死亡而落空。当他们一个个相继离开故事，不禁让人联想，作家最

终要留下的是什么？神魔化了的卷毛在故事的结尾离开了白茫茫一片的小岛，孤单地走上大桥，走向未

来的城市，这时我们终于发现了这个故事的主角，那就是滚滚向前不可遏止的历史车轮。此刻，我们看

到之前大桥另一端影子般存在的城市浮现了出来，在早先的按兵不动虎视眈眈中露出血盆大口。作者以

死亡的极端表现形式，隐喻了小岛注定被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车轮吞噬的命运。 
同样表达了这种命运感的还有 2012 年写成的长篇小说《东岸纪事》，所不同的是，因为是对上海城

市的有意书写，使得这种命运感更多体现在上海与人的关系中。这是夏商第一次有意识地写上海，然而

这个上海却有别于人们的传统想象，它不是小资的、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的，而是城乡结合部的面貌。 
故事发生在 60 年代与浦西一江之隔的浦东白莲泾地区。在浦东未开发之前，这里围绕着船厂、仓库、

码头，坐落着大大小小的棚户。再往纵深处延伸，就是大片的农田。这里的住户混合着农民、工人、“农

转非”的征地工以及江浙皖等地的“外来户”。主人公乔乔和崴崴、刀美香、柳道海等十几号人物就在

其中。 
因为黄浦江的横亘，上海先天形成了东岸与西岸的文化断裂和地位尊卑，于是，这些生活在东岸的

小人物注定了要为追求西岸的生活辛苦辗转地努力。通过语言寻找归属感，是他们这种努力的表现。城

乡结合部的地理位置，农民、工人或刚刚“农转非”的身份，让这里的人们感到自己总在游离于乡土和

城市之间，对岸那个洋气而正宗的上海触手可及，但跨越那一步之遥也不那么容易，于是他们希望通过

刷新语言来与浦西文化接轨，一口标准的浦西上海话，是他们毕生追求的目标。主人公乔乔很小就洞察

到语言上的尊卑，从中学起她就努力洗刷自己的乡音，终于打造出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浦西上海话，这使

得她迅速融入大学生活，成为令人钦羡的真正的“上海人”。而崴崴，这个来自云南边陲的“外来户”，

在他身上发生了令人惊叹的语言奇迹。崴崴幼时来到上海，这个聪明而敏感的乡下小子迅速抓住了落地

生根的关键，不多久他就能够操上一口几可乱真的浦东土话，为称霸一方奠定了基础。但是，“少年犯”

的经历使他只能混迹于黑道，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成为港机厂的临时工，进入体制内的可能性促使他二

度更改口音，并最终凭借一口流利的浦西上海话与他那来自市区的同事平起平坐。乔乔和崴崴身上发生

的不断刷新口音的渴望，曲折表达出当地的人们对浦西文化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讲，乔乔因崴崴移情

别恋而被弃，不是厂花薛美钏真有过人之处，而是对大上海强烈的向往，使外来户崴崴不得不继“黑皮”

之后，斩断与过往“拉三”岁月的最后一个联系。乔乔爱情的失败，是她爱上“外来户”命定的悲剧。 
如果说，《乞儿流浪记》中是一群“辛苦而麻木”生活的人，《东岸纪事》中则是一群“辛苦而辗

转”生活的人。他们被命运抛到了上海，又碰巧处在多元文化中劣势的一端，这就注定他们无论是刚烈

的还是柔顺的，其一切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都要建立在以浦西为参照系的“力争上游”之上。乔乔从

大学生到“拉三”身份的转变，她与崴崴恋情的失败、二人对待方言的态度、精明强干的刀美香一败涂

地，都一再印证了这点。 

4. 爱情悲剧 

爱情故事也是夏商表达命运感的切口。他非常热衷写小人物的爱情，却总不让他们有好的结局。在

他的中短篇小说中，这样的爱情不是充满了无奈的错过(《岁月正浓》、《剪刀石头布》)，就是结局惨烈

(《恨过》、《刹那记》、《出梅》、《一个耽于幻想的少年的死》)，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看图说

话》、《爱过》)，就是充满了犬儒苟且(《金色镶边的大波斯菊》、《高跟鞋》、《一人分饰两角》、《爱

情故事》、《雨季的忧郁》)，或者给日后的生活投下浓重的阴影(《孟加拉虎》、《沉默的千言万语》、

《日出撩人》)，而在长篇小说中，这些元素应有尽有。 
写于 1991 年的《雨季的忧郁》，讲的是在爱情的名义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少可能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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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于肉身，人们心灵的真正相惜是多么困难。小说的叙述充满了人面对命运时的无措和无奈，这就如同

上海六七月的梅季，滞重粘稠，拖泥带水，沉闷忧郁。其实，这篇小说代表了 90 年代初商品大潮摧毁了

旧有价值体系和理想主义之后，处于精神断裂期的年轻人对世界的看法。面对都市化的洪水猛兽，当时

的夏商四顾彷徨，无法生出对这个城市的信任。 
而到了 1999 年写作《金色镶边的大波斯菊》时，夏商的这种忧郁彷徨转化成了戏谑。小说开头一句

话：“这个故事适于夜晚，基调是青柠色的。人物不多，没有主角，因为现在谁都是配角，谁都是配角

就是说大家都活得很消极。脸色比较憔悴，没有生病，但看上去总不那么健康。”这给故事定下了亚健

康的基调。作品中江术和谢文延续了韩东、朱文作品主人公的腔调，他们不乏善良正义，却玩世不恭，

因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于是挥霍时间、情感和身体，而其实这样的形象更早可追溯到王朔笔下的“顽

主”。作品中江术说“如果你觉得生活他妈的没有意义，你就会百无禁忌”。他们在追逐艳遇中进行感

情游戏，然而，故事的结尾，当接到好友方小方从十六楼跳下的噩耗，江术和谢文在夜晚的大街中间抱

头痛哭流涕。 
1998 年，诗人兼小说家韩东和朱文在南京发起了“断裂”宣言，以反抗传统文学观和文坛秩序，这

一行为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作家的响应，夏商在上海也加入了这一运动。反观他这一时期的小说，无论

是这部作品中的江术和谢文，还是《刹那记》(1998)中因起于一刹那的意外事故而改变了命运的张雷，都

是以戏谑传统的姿态出现。这种戏谑，既是掩盖内心的无助，也是对命运作拼死的抵抗。从这个意义上

讲，方小方跳楼的噩耗是压垮他们反抗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逼他们在放荡形骸、麻木不仁的外壳下现

出了软弱的本相。这哭，是对朋友也是对自己。 
更直接表达命运感的是写于 1996 年的短篇小说《出梅》。作品通过一种淡淡的情愫，将一个面目不

甚清晰的少妇与一个高中生的命运联系起来，最后，少年因为这点虚无缥缈的情愫而死于非命。作品不

惜以托梦的方式概念化地点题，说命运如何翻云覆雨，将两个生活本无交集的人勾连起来，再置其中的

一人于死地。 

5. 从过去到现在：命运感的变迁 

从先锋到写实，夏商对他的转变这样解释：“年轻时写小说，遇到知识盲点，一般会绕过去，用技

巧将其‘虚’掉。从故事层面往往也能说通，但其实是心虚的。…我现在经常去采风，或者收集各种专

业知识。写作对我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笨活。”[2]2他将这种转变归之于写作成熟的表现。而其实，在

前期那些先锋作品中，人物与细节的不丰满与其说是他写作技术的稚嫩，倒不如说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

当“怀旧风”占据了上海写作的大半壁江山，作家们通过对 90 年代与 30 年代的对接，想当然以为找到

上海精神密码的时候，对这个城市的不信任感却始终左右着青年夏商的创作。在前期的作品中，那个祖

籍江苏、家住浦东的年轻的夏商始终在黄浦江的东岸遥望和打量着西岸的世界，内心充满迷茫。“我是

谁？”、“上海是谁？”的疑问总是无法索解，面对上海这个捉摸不透的庞然大物，作品显现出他对自

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于是命运感油然而生。 
在 1998 年的一次访谈中，夏商表示：“我总是要把这些人物放到特定的情景中使他们体验着一种命

运。”他指的是类似《正午》(1997)这样的小说。小说中，彼此陌生的三类人在某天正午因为一个偶然事

件发生了联系。主人公郦东宝邂逅了初恋情人，撞上了抢劫事件并见义勇为，最后却发现 3 岁的女儿嘟

嘟不幸走丢。这当然是个悲剧，但这悲剧却体现了夏商对生活严肃的拷问。他拷问生活究竟给这些平凡

却不乏奇遇的小人物们带来了什么？这样的拷问，代表了当时的夏商对这个世界的怀疑，使他的作品在

千姿百态的外衣下始终有种指向命运的高度。 

 

 

2参见 2012 年 11 月 8 日《生活新报》的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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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写作《东岸纪事》的 2012 年，已届中年、颇有成就、身兼作家与商人二职的夏商已经有效利用

和占有了这个城市的资源。褪去了年轻时对这个城市的迷茫和敌意，《东岸纪事》这部作品，是他走进

上海并主动表达它的尝试。命运感仍然是这部作品的主题，只是从此少了份迷茫、多了份沧桑后的从容。 
其实，用现实主义的方式表达命运感难度更大。先锋叙事可能因为突出观念，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细

节的打磨，却失去了故事的张力，《裸露的亡灵》和《乞儿流浪记》中的人物和故事显然不如《东岸纪

事》那样生动和丰富。写实的笔法则要求将观念转化为被一一坐实的细节，无疑，这方面夏商成功了。

《东岸纪事》通过对浦东开发前十几号小人物命运沉浮的勾画，在最后的“挖宝”一节进行了点题。传

说中的宝贝原来是一张丝绸缎子的老浦东地图，“上面虽署有长人、高昌等地名，却绣着河道、城镇、

市集、树林和人物。整个画面的基色是秋黄，河是浅灰，镇是深靛，市集米色，树林深蓝，人物则红男

绿女。”地图的指涉十分明显，它就是老浦东的一个风俗画，画中事物既属于历史，也是对现实生活的

隐喻。这幅地图在重建天日后速朽，预示着曾经的悲欢离合风土人情终将烟消云散，夏商为记忆中的浦

东写了一曲不尽唏嘘的挽歌。 

6. 夏商的上海世界 

夏商的写作其实一直没有溢出上海。尽管前期的先锋作品很多没有明确指出故事发生的地点，但人

物那种孤独茫然的感受却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有的，那是写上海中的人。《乞儿流浪记》跨海大桥

的存在，使桥那头的城市始终像一个影子般矗立，这头的蛮荒小岛与之对照，成为大上海“隐秘的前史”

[3]3。《东岸纪事》则是夏商从写上海的人到写上海的转型。 
然而，夏商笔下的上海又是如此不同。在他的笔下，不仅呈现出上海地理空间上重要的一隅，更表

现了上海多元文化重要的一支。迄今为止，在关于上海的书写中，尽管产生了无数个精彩的故事，却没

有一个作家通过这些故事厘清上海的模样。这不像韩东、朱文的书写，让我们很容易把握一个气质上完

整统一的南京城，也不像古往今来的京味儿作家和庞大的北漂作家群，通过他们的共同书写，已然使北

京的气质清晰可辨。在中国的都市文学中，上海的现象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黄浦江造就的东、西岸的文

化差异，加上由政治、经济、文化齐心合力打造的文化想象，使得浦东、浦西的老工业区杨浦普陀、由

县转区的嘉定、松江和南汇，都一再隐蔽于淮海路的文化想象之外。尽管 2000 年之后，来自政府或民间

的组织试图使这些区域在文本上重新显现出来 4，但显然这种表达并没有形成像“北漂”群体那样有力量

的书写。因此，从文本的世界来看，上海恐怕是中国唯一被官方一锤定音实际却岛屿般分裂的都市。在

这中间，夏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写了自己所熟悉的上海的一片岛屿，并坚持对此进行如实真诚的表达。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钱琪. 上海东岸的普世价值: 体面和安逸[EB/OL].  

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210/0020876.shtml, 2012-10-25/2015-9-8. 

[2] 王雪玲. 用良心跳灵魂的舞蹈[N]. 生活新报, 2012-11-8. 

[3] 郜元宝. 现代都市的一部隐秘的前史[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47cfb701014jd4.html, 2012-11-10/2015-9-8. 

 

 

3郜元宝：《现代都市的一部隐秘的前史》。 
42000 年，《上海文学》杂志推出“城市地图”栏目，希望通过对“多样化写作”的鼓励打破“怀旧”书写的一枝独秀。此外，之

前很多以写淮海路文化为专长的作家如王安忆等人也逐渐将视角转向淮海路之外。 

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210/0020876.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47cfb701014jd4.html

	Analysis on the Theme of Destiny in Xia Shang’s Novels
	Abstract
	Keywords
	论夏商小说的命运主题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城市迷宫
	3. 小人物与大历史
	4. 爱情悲剧
	5. 从过去到现在：命运感的变迁
	6. 夏商的上海世界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